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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50996144]摘要：数字化创新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然而，其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却缺乏相应理论构建。基于理论研究和文献分析，本研究提出企业数字化创新实现的跨层机制模型。在该模型中，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包括基于生态层和企业层的跨层次投入要素，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外部环境与组织文化的调节作用。本文的核心贡献是提出了企业数字化创新实现的跨层机制模型。它不仅为未来的实证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同时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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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t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Howeve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are lack of theoretical carding.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study proposes a model on digital innovation caused by the multiple -level inputs. In this mode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include multiple-level digital inputs including both eco- and corporate level inputs, which mediated by digital capabilities while moderat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e cor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propose a multiple-level mechanism model for the realization of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It has not only laid a goo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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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创新（digital innovation）是现代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传统的创新理论难以回答企业如何实现数字化创新的机制问题。
数字化创新的投入是什么？数字化创新的产出是什么？从投入到产出的中介变量是什么？何种因素会显著地影响数字化创新的绩效？现有的学术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回答，但目前尚没有学术研究将其系统化总结并凝练为一个概念模型（a conceptual model）。这不利于实证研究开展，也不利于指导企业实践。
为了填补这一理论空缺，本文提出了企业数字化创新实现的跨层机制模型。本文提出的模型实际回答了3个问题：（1）实现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投入要素是什么？（2）数字化创新从投入到产出的中介变量是什么？（3）何种因素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1-2]？
 本研究将采用基于文献的假设发展方法（literatue review and hypothesis development），构建企业数字化创新实现的跨层机制模型[3]。Teece（2018）[4]有关动态能力的理论框架，Tsui和Barry（1986）[5]有关员工人际情感与评价错误之关系的研究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谢伟等（2011）[6]有关影响技术并购绩效的关键因素研究也是采用了基于文献的假设发展方法，来构建理论框架的。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了研究问题、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和研究意义；本文第二部分描述了对于中外文献搜集和筛选的过程，基于文献分析，简述了现有研究进展、指出了目前研究空白，凸显了本文的学术价值；第三部分，基于国内外现有学术研究，本文提出了企业数字化创新实现的跨层机制模型。模型提出了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投入要素、产出、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及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的主要因素；第四部分是论文研究结论及展望。
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bookmark: _GoBack]（1）理论意义。传统创新理论难以回答企业如何实现数字化创新的机制，因此有必要基于数字化创新的先行研究，构造数字化创新的实现机制，为未来的实证研究夯实基础。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技术投入源泉、创新绩效、能力基础、组织文化和外部环境都已发生变化，传统创新理论难以回答企业如何实现创新的机制问题。首先，以人工智能（A）、区块链（B）、大数据（D）等为支撑的数字技术表现为聚合性、互补性、边界开放性[7]，致使企业创新不仅表现为产品和服务创新，还包括与其相关的战略创新、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创新[8]；其次，企业创新的主体不仅局限于企业内部，也包括以数字技术为联结的创新生态系统构成主体[9]；在企业构建或参与企业生态系统的过程中，企业识别、获取和整合内外部资源的核心能力不仅表现为传统企业的学习能力、战略规划能力和整合内外部技术的传统能力等，还包括面向某种数字化技术领域深耕发展的专业能力；最后，因为组织现象的高度情景化[10]，随着数字化创新投入要素互动更加频繁、企业边界更加开放，组织文化和外部环境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也更为直接[11]。可见，数字技术投入源泉、能力基础、组织文化和外部环境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作用机制已然发生变化，有必要探索新的理论机制。
（2）实践意义。提出跨层机制模型，构建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实现机制，可以为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提供管理启示。数字化创新机制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指导企业更快实现创新和市场价值，为其提高全球竞争力奠定稳定基础。然而，学术界关于数字化创新研究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深化。本文基于现有的学术研究，探索性地提出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及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实现机制，这将会为企业追求数字化创新进而提升竞争力，提供管理启示。
1 文献综述
为了系统综述关于中国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本文首先对中外文献进行搜集和筛选，搜索2000-2020年发表在Web of Science收录在经济与管理期刊中标题或摘要中包含“digital*”或“digit*”的文章和CNKI收录期刊中有关“数字*创新”、“数字*技术”和“数字**管理”等主题的经济管理领域论文，经过阅读全文，最终确定主题相关的英文文章197篇和中文文章64篇。其次，根据研究的主题、方法、样本及结论对每一篇文献做了深入分析，并制成文献卡片。在此基础上，挖掘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度量维度和实现机制。
数字化创新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随着计算机在千禧年之后的普及，学术界开始对数字化创新的概念[8-9,12-13]、数字化创新绩效的表现维度[14-16]、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17-18]、数字技术特征和数字化能力的重要性等进行了广泛研究[14,19-22]。各主题的典型研究如表1所示。
表1 关于数字化创新的典型研究
	主题
	核心议题与观点

	数字化创新的概念
	数字创新是数字技术与物理部件结合，产生新产品、新工艺的过程[8-9,12]

	
	数字创新是基于IT技术所进行的产品、过程或商业模式创新[13]

	
	数字创新是在创新过程中采用信息、计算、沟通和连接技术的组合[16,23]

	数字化创新绩效的表现维度
	利用数字化资源，强化非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功能或为其嵌入新的属性，实现产品或服务等创新[7-8,11]

	
	使用新数字化工具、渠道和相关方法，改善或创新企业运营、组织战略、形式或架构[14,24]

	
	使企业目标与能力同数字技术特性所提供的内在潜力相匹配，与其他行动者重组数字化资源，实现共生资源共享和价值共创，实现生态创新[4,25-26]

	
	通过数字技术改变企业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等活动，发现或创造新的价值创造途径，创新商业模式[15-16,27]

	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
	数字技术投入重新配置企业内外部资源，打破组织创新边界[17]

	
	企业基于数字技术拥有识别创新机会、感知环境复杂性和构建竞争优势的能力[18,28]

	
	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企业通过网络效应与其他主体产生互动，实现跨组织边界获取高异质性、互补性的创新资源[29-30]

	
	产业环境、公共政策、数字化环境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鼓励和保障企业开展数字化创新活动[1]

	数字技术
特征
	敏捷性、响应性、多渠道生态系统连通性、可视化等[17,31-32]

	
	数字技术规模、范围、速度等特征[33]

	
	聚合性、互补性、边界开放性[9,11-12]

	数字化能力的
重要性
	数字化能力使企业能够使用有助于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数字渠道，拥有在内部或外部给出即时答案的能力[20-21,28]

	
	数字化能力依托于核心数字技术，是企业其他能力发展的基础，处于核心、基础的位置[17]

	
	数字化能力可以改善流程和客户关系，从而改善数字业务的绩效，影响企业运营进而影响商业模式和商业战略的制定[7,22]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有关数字化创新的国内外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在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容易形成以某平台为中心的生态网络[1,34]，而且企业作为生态系统的主体，彼此互动更为密切。然而，现有研究缺乏企业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的联合视角，探索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第二，一些权威研究开始聚焦数字技术的某种能力特征及其效果，例如瞬时能力、响应特点等[31-32]，现有研究缺乏关于企业数字化能力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研究；第三，部分研究发现，文化要素和外部环境等会对企业的创新行为、生态系统中合作位置、创新结果产生影响[1,35-36]，然而，这些因素依托什么要素、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现有学术研究没有给予有效回答；第四，数字创新企业的组织模式具有边界模糊且不固定的网络化、层次化与模块化结合的特点[7]，其创新绩效表现为产品和服务创新，以及与其相关的战略创新、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创新[8]。然而，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从创新绩效的多角度视角来探索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
可见，基于现有理论研究进展，构建基于跨层次要素投入的数字化创新模型，摹画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实现机制，不仅会为未来的实证研究夯实基础，同时也会为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管理提供启示。
2 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实现机制
2.1基于跨层次要素投入的数字化创新模型：理论构建
熊彼特（Schumpeter）创新理论强调，创新投入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基础[37]，本研究认为“由创新生态和企业组成的跨层投入因素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能力的累积”。数字化创新具有边界模糊性、创新主体分散性、创新过程与结果互动性等新特征，因而，其投入要素不仅来自于企业内部，也来自于基于数字化平台的生态系统的要素投入，例如合作商的数据、消费者的需求和政府的基础设施等[38]。因此，在投入因素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模型中，本研究首先设定创新要素来自于创新生态和企业的跨层次环境。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资源的获取、整合和配置对企业竞争优势有着重要影响[39-41]。能力的作用在于提高投入资源的产出效率[42-43]，是实现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中介。因此，本研究探索数字化能力在跨层次技术投入影响创新产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同时，根据组织文化理论，组织文化是一种吸引组织成员注意力并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强有力的规范力或一致的期望，良好的组织文化影响创新决策的形成，调节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等[44]。类似地，创新环境影响创新主体在网络系统内获取资源、协同创新和催化创新获得，进而协调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45]。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跨层次数字化投入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模型”（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1）数字化创新投入因素包括创新生态和企业的跨层次因素，（2）数字化能力在投入与产出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3）组织文化和环境因素调节跨层次投入因素影响数字化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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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跨层次投入因素与数字化创新模型
2.2  跨层次数字化投入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模型：假设提出
（1）跨层次投入因素
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投入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层和生态层。其中，企业层投入因素为传统的IT投入、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生态层投入因素是企业基于数字技术的边界开放性、聚合性和互补性，从生态系统内获取的企业自身缺失的互补性和高异质性资源。
企业层投入因素是企业用于数字化创新的各种投入资源，主要包括IT投入、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①IT投入即信息技术投入，是企业为获取信息技术、设备等资源，对计算机硬件、软件等基础设施进行的投资，以及对相关人员培养、业务流程改造以及涉及其他为了适应信息化而进行调整的投入。IT投入影响数字化创新的路径一般包括两种：第一，以IT系统数据为代表的技术驱动企业工作流程的优化，使企业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发生改变，这为促进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和组织基础[12]；第二，利用信息技术支持核心能力的组织将体验到更好的战略灵活性，导致创新和绩效的提高[46]。②研发投入主要是指企业在研发活动过程中所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支出的总和，涵盖费用化和资本化的全部投入。研发投入对创新的积极影响：从结果上看，研发投入为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丰富、持续和稳定的资金支持，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吸纳更多的数字化创新人才和技术设备，提升研发强度，增加专利产出数量[47]；从能力上看，对现有技术、产品、服务等进行投入、改进或创新，会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吸收能力、知识整合能力、管理学习等多种能力[48]，进而提升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③人力资本投入是指企业以获得人力资本为目的的付出，包含薪酬激励投入、教育培训、实践活动和福利保健投入等。一方面，人力资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解决难题，提出新的创意，改进旧有流程，促进数字化创新成果的产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借助组织学习和团队知识共享，促进企业知识有效获取、吸收和整合，促进组织间知识分享和交流，提升组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49]。
生态层投入因素是指企业从其所在生态系统内获取的用于数字化创新的各种资源，主要来源于客户、供应商、政府、科研机构等生态主体，这些生态要素基于数字技术的聚合性、互补性和边界开放性等特点比传统环境更为直接、迅速地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首先，创新生态系统是包含生产和需求的多方主体围绕在核心企业或平台周围，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共享利益、共同发展和共创价值的创新网络[50]；其次，企业基于创新生态系统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顾客、政府等）协同合作，获取自身缺失的创新资源（如信息、技术、资金、人力、知识等），相互连接活动，降低运营风险，解决创新难题，共同参与到企业数字化创新当中，实现价值的共同创造和互利互惠的数字化创新[50]；第三，基于数字技术特性和标准化的数字基础设施，生态系统要素整合或跨界成为常用的方式，生态系统成员打破组织边界实现跨组织的功能互补，选择使用开放的外部合作而并非封闭的垂直整合来进行创新[51]，因而生态层要素与企业层要素产生交互，并影响创新形式与绩效。例如，阿里巴巴最初基于淘宝网搭建产品交易平台，以电子商务为主营业务，满足用户线上交易需求，但随着用户需求的增加与转变，阿里巴巴在与其平台内其他主体的交互中，逐渐演化出以支付宝为核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孕育出余额宝、蚂蚁森林、芝麻信用等多种创新成果，实现了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组织战略创新。
可见，企业数字技术的投入不仅仅来自于企业内部，还来自于与其相关的运营生态系统主体的投入，且企业与生态主体之间彼此相互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1：企业层和生态层投入因素在交互中共同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
（2）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
在数字时代，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资源能力既要有动态能力的感知、获取、整合等高阶属性，又要有适合当前组织边界不断开放、运营管理趋于生态化、网络化的资源编排能力，本研究将其视为数字化能力，即依托于数字技术之上，感知并适应环境变化，整合资源并传递价值、赋能企业创新与发展的综合技能。在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过程中，数字化能力主要表现为专有能力和普适能力。
①专有能力是指企业在开展数字创新活动中所具备的职能化能力，是企业在数字化技术领域深耕发展的专业能力，常常表现为拥有专业化的技术人员或某种细分领域的专有技术。具体而言，在数字化创新中，算法（如人工智能和数字孪生）、算力（如云计算和核心芯片）或数据（如物联网和数据感知）等数字技术专有能力通过识别、采集和获取数字信息，赋能生产制造、营销、组织模式、产品服务和财务管理等企业活动[17]，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偏重于专有能力的企业对某一领域的知识掌握较深入或精通，对该领域内知识具备较高的识别敏感性[52]，能够把握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更容易避免战略短视，专注于探索式创新行为。例如百度与华为共同完成“飞桨”产业级深度学习技术与平台项目，系统地建立了产业级深度学习开发、训练和部署全流程的技术体系；阿里云开发出“飞天”大数据平台，具备EB级的大数据存储和分析能力。基于这样强大的数据存储和分析能力，百度不仅不断地更新搜索引擎功能，还开发了百度地图等人工智能产品。
②普适能力是贯穿于从构造到应用、再到发展提升的整个数字化创新过程的普适性能力，常常表现为企业数字化技术的学习能力、战略规划能力和内外部技术的整合能力等，通过识别数字环境中的创新机会、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等途径服务于数字化创新[53-54]。普适能力的强弱反映着企业实现数字技术普适性、内外部技术融合与互补的可能性，普适能力较强的企业常常偏向于基于现有的知识、技术和市场知识的基础，完善现有的技能和流程，扩大现有产品和服务市场，提高现有市场渠道的效率，实现利用式创新[55]。例如，面对技术范式转变，腾讯微信调整企业创新战略，不断将语音聊天技术、LBS技术、在线支付等内外部技术与功能整合到产品中，完善现有产品和服务，实现了跨界迭代扩张和持续创新[56]。
普适数字化能力与专有数字化能力相辅相成。一方面，较强的普适数字化能力更加全面、动态、快速地获取内外部创新资源，整合来自生态系统中的互补资源，消化、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推动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与提升[23]；另一方面，企业普适数字化能力将创新投入与企业专有数字创新活动相匹配，保障专有数字化能力与外部环境价值诉求相一致，从而推动企业持续发展[26,57]。
例如，蚂蚁金服依托区块链技术、IoT技术、云计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构建专有能力，并且通过构建开放平台等方式不断提升普适能力，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匹配价值诉求，开发出蚂蚁链、AlphaRisk智能风控引擎、OceanBase数据库等数字化创新成果，并不断服务于企业新的数字化创新和其他企业活动，为蚂蚁金服带来支撑大规模金融交易、提升金融生活服务能力、提高抗风险能力、降低运营和交易成本等积极影响。
可见，无论是生态系统还是企业数字技术的投入，都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能力的累积；同时，企业数字化能力的累积会提高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效率和效果，并提升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据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2：数字化能力因素积极中介数字化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3）组织文化的调节作用
组织文化包含着企业的愿景、使命、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精神指引。在数字化创新过程中，文化因素一方面影响着组织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并影响投入因素转换为数字化能力的水平，另一方面影响着数字化能力转换为创新绩效的程度和创新产出的丰富程度。
从企业内部来看，文化因素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积极影响包括：一是，文化氛围影响着企业内部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促进主体对外部知识的积极吸收，提升组织整体的学习和创造能力[58]，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能够影响企业创新战略决策，引导数字创新活动的开展[59]；二是，在投入到产出过程中，组织文化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管理工具来提高知识吸收效率，接受信息沟通[36]，进而提升数字化能力；三是，积极的文化也能推动组织知识管理的成果，激发新的创新思想，促进各创新主体开展信息交流、知识共享与研发合作[35]，从而提高数字化能力的累积及其数字化创新的成功率，从产品服务创新、流程创新、组织战略和结构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维度，提高创新产出的广泛性和可接受性。
此外，由于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网络效应[50]，积极的创新文化会从企业内部渗透入企业所处的生态系统中，从而使整个生态系统形成积极的创新文化，促进其他主体创新流程的建立和优化，而在纳入新的文化要素后，生态系统创新文化又将作为新的生态层文化因素反哺于企业。例如，谷歌通过优厚的薪资福利和弹性化的工作制度等途径，形成自由平等、以人为本、勇于创新的企业文化，它作为系统中的焦点企业之一，推动包括硅谷在内的生态系统形成了追求卓越、宽容失败的创新精神，并在人才等资源的流动下实现了持续的创新与发展。
据此，本研究假设：
命题3：良好的组织文化积极调节数字化创新投入因素影响创新的过程（H3a：调节投入因素影响数字化能力累积的过程；H3b：调节数字化能力累积影响数字化创新的过程）。
（4）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背景下，外部环境的完善度和发达水平更加直接、迅速地影响创新要素的发挥。首先，好的外部环境使创新投入要素与活力流动于企业层与生态层之间，能有效聚集创新资源，越完善的外部生态系统环境，资源聚集的可能性越高；其次，外部环境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必要载体和风向标，好的外部环境为企业提供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保障，有利于企业在产品和服务、流程、商业模式、组织结构和战略等维度开展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另外，外部环境和组织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类似的影响，其环境的好坏可以便利、保障和激励企业创新活动。
具体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产业融合环境和市场需求环境是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最重要环境维度。其中，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减少研发溢出损失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60]，便利生态系统中各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和知识跨界；另一方面，激励企业自主研发，加大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提高创新效率，进而推动企业在不同技术层次创新能力的提升[61]。
数字化情境下的产业融合是指依靠新技术与旧技术不断地相互交替，尤其是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原有的独立产品，产业边界发生收缩或消失[62]，产业融合主要包括三网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移动互联网、智能设备、云计算和大数据支撑的多产业间技术、数据和基础设施、数字化平台的普遍融合。产业融合促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形成和完善，数字化工具、能力和数字组件在共享的数字平台上相互融合，产生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扩散和溢出，促进创新资源要素的流动，促进信息共享，高效、精准、动态地匹配用户个性化需求，实现跨界协同的数字创新和产品适应性创新[8,63-64]。
[bookmark: _Hlk72828138]市场需求环境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价格等条件下，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服务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的条件。在数字经济时代，基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市场需求反馈、需求与研发的互动都变得更加频繁，需求环境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庞大的市场需求会加速企业基于已有技术能力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增加企业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领先的市场需求会加速企业在同行业内的技术领先性或技术追赶至领先。例如，阿里巴巴电商业务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对大量用户需求的精准挖掘，商家与消费者的跨时空交易需求和简单、快速、安全的支付需求分别引致淘宝网和支付宝的诞生。
据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4：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调节数字化创新投入因素影响创新的过程（H4a：调节投入因素影响数字化能力累积的过程；H4b：调节数字化能力累积影响数字化创新的过程）。
3 研究结论及展望
3.1 研究结论
基于国内外有关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相关研究基础，本文充分考虑数字时代企业能力基础、创新绩效维度、外部环境与组织文化等新作用机制，将生态系统要素与企业内部要素嵌入同一模型，构建跨层次投入因素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模型。其中，企业层和生态层因素作为综合投入要素共同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数字化能力中介数字化创新投入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组织文化和外部环境展现出调节作用。
3.2 理论贡献
本文构建了数字化创新实现的跨层机制模型，具有以下几个理论创新点：第一，本研究构建了企业数字化创新实现的跨层机制，是数字化创新理论的新视角。有关生态因素影响企业创新已经被学术界和商界广泛接受[50]，但是已有研究却没有探讨生态层和企业层要素共同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第二，已有研究缺乏对生态层和企业层因素二者相互影响的研究，本研究在构建企业数字化创新跨层机制中，进一步探索了生态与企业跨层投入要素的交互关系，丰富了生态创新理论[65]；第三，本研究确认数字化能力是数字创新的驱动力[66]，更进一步探索了数字化能力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及其表现维度，深化了数字化创新的能力理论视角研究；第四，本研究探索组织文化与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这为揭示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实现机制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据。
3.3 研究展望
本文对数字化创新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深入总结，并初步构建了数字化创新实现的跨层机制模型。但本文仅是提出了概念模型，它需要实证研究的检验。数据采集及变量测量皆是重大挑战。
尽管已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能力是数字创新的驱动力[66]，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来源于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动态能力[67]，然而，结合数字技术特点、数字经济生态环境和企业组织结构变化，如何测度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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